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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参与招生工作前，我其实是有些抵触的。
那时我觉得自己性格偏内向，不太擅长与人打交

道。作为“搞学术”出身的知识分子，平日里更多是埋头
研究，总觉得这种“对外”的事情，自己恐怕做不来。

可真正投身其中后，我才意识到，招生工作远比自
己想象的复杂得多。

招生组每年要参加几十场展会，到一个地区就
要联系几十所中学。进入招生季，每天早上六点准时
起床，启动“战前分析”：目标考生跟进到哪一步？哪
个片区需要加力？哪些学生还有挽回的可能？这些细
节，往往决定着我们能否在招生博弈中抢得先机。晚
上，则要结合往年招生大数据和当年报考动态，进行
考生排名、专业匹配的“沙盘推演”，并实时调整招生
策略。一遍遍推演、一次次调整，有时要持续到凌晨
两点。
久而久之，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招生这项工作

有“道”，亦有“术”。

结果导向的“竞赛”

说到底，招生是一个非输即赢的判断题，而“赢”与
“输”最后都体现在分数线上。

这是一场结果导向极强的“竞赛”：学校今年的分
数线对应的考生位次相比去年有没有提升？分数线在
同类高校中排第几？这些都是不容含糊的硬指标。
学校每年会根据各省份的招生成绩评出一、二、

三等奖。一等奖就是“赢了”，二等奖表示打平，三等
奖就意味着“落败”。奖金倒是小事，我们更看重的是
那份荣誉。在招生工作中真正让人上头的，是那种
“竞技状态”———招生季就像一场学校间的综合技能
大比武，输了，面子上挂不住；赢了，整个招生组都能
挺直腰杆。

对经验丰富的招生老师来说，培训中常讲的高
校排名、学校有多厉害，这些是属于“道”的部分。但
在实际“战场”上，它们往往缺乏说服力。水平相当的
兄弟高校之间拼得更多的是“术”。
比如有一年，我们高校的招生组和兄弟高校的招

生组住在同一家宾馆的不同楼层。按理说，大家各招各
的，井水不犯河水。结果他们在每个楼层的电梯出口都
安排了人员“把守”，一边贴海报，一边主动拦人打招
呼，生源“截胡”就在宾馆楼道上演。

还有一次，当地一所中学安排了一间教室让我们
宣讲。我们刚进去，兄弟高校的老师就站在门口候着，
准备“顺手牵羊”拉走我们的目标考生。

当然，招生组之间也不仅仅是对立的竞争关系。大
家都讲究面子，也要维持体面。今年我们和另一所兄弟
高校在省教育电视台拍摄招生宣传片，虽然彼此是对
手，但还是照了合影、握了手，气氛友好。

有时候，招生组间还会达成一些“君子协定”。比
如，有考生咨询后明确表示不考虑我们学校，我也会诚
实地推荐他去另一所更匹配的兄弟高校。毕竟在这条
分数线上的拉锯战里，大家都希望维护一个相对健康
的招生生态。竞争归竞争，默契也确实存在。

等到志愿填报结束，我们会和兄弟高校的招生组
“对答案”———大家互通分数线，一算就知道今年谁赢
谁输。

这几年，我们和兄弟高校的竞争可谓有赢有输，有
来有回。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完全不派招生组驻
扎，很可能输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大型“相亲”见面会

对招生组和考生来说，招生就像一场“相亲”。
根据我们招生组的经验，在我们学校普通批次录

取的学生当中，95%以上的文科、理科考生，甚至可能
更多，都曾主动来找我们面对面咨询。 学生如果中意
一所高校，必然会找这所高校的招生组老师面谈。所谓
的“咨询面谈”，不只是在宾馆驻地，也包括在所在地中
学的“摆摊”、宣讲中咨询。

有时，招生老师还会登门拜访考生家庭。白天忙着
宣讲，到考生家时往往已是晚上。考生父母、中学老师、
七大姑八大姨齐上阵，往往要聊到深夜，学生才决定是
否报考我们学校。

面谈结束，如果家长说出一句“孩子就托付给你

们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但这场“相亲”往往充满变数。有的考生前一天还

很坚定，第二天就被其他高校“忽悠”，来找我们要求调
专业。从“只要能进就行”，变成“对这个专业不满意”，
讨价还价也不少见。

我们要做的，就是帮考生厘清方向，避免盲目跟风。
比如这几年，学生扎堆报考“新工科”，尤其是人

工智能、计算机、微电子三大专业。但我总是提醒他
们，别被所谓“热门”牵着走。专业没有绝对的好坏，
关键看匹配。

很多考生之所以迷茫，是因为高中阶段只是埋头
学习，对职业选择毫无概念。

于是，各个招生组就在其中“暗斗”，以“卖专业”为
目的展开拉锯战。你说考生学工科好，我说考生适合学
医，还有人建议考生学与公务员相关的专业。经过这种
反复的“斗法”和掰扯，考生才慢慢增进对不同专业的
了解，进而找到心理上的平衡点。

但归根结底，这对考生来说是一种“带偏好”的职
业启蒙。因为招生组的一大任务就是“卖专业”，如果一
个专业没人报，那就出问题了。

填完志愿、拿到录取通知书，招生工作还没结束。
之后，我们还有一系列“招生售后服务”，包括送新生进
校、了解新生入校后的适应情况等。今年搞好人际关
系，明年自然会有人帮我们说好话、推荐生源。

这些年我最想告诉考生的一句话是，选定一条路，
就坚定地走下去。其实，没必要把专业选择当成“生死
抉择”。只要是你能接受的专业，其实都能走下去。没有
哪个专业的学生一定能飞黄腾达，也没有哪个专业的
学生毕业后一定找不到工作。

在我看来，招生组可以用各种“术”吸引考生填报，
但真正重要的是引导他们找到合适的方向———这才是
招生工作的“道”。

我们观察到，等考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反而释然
了。最终他们会发现，人生的选择大都是这样。我们终
究是要大步向前走的。
（讲述者系华东某高校招生组组长，本报记者孟凌

霄采访整理）

西部某中学门口，一串印着“金榜题名”的花炮噼
里啪啦足足响了三四分钟。这已是今天放的第五挂鞭
炮了，绽开的鞭炮碎屑飞到了我的脚边。

不年不节的，为啥要放鞭炮？懂得人都懂，这是又
有一位考生作出了人生重大选择———报考“C9”（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或“华五”（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顶尖大学。

一挂鞭炮放完，意味着考生明确了志愿，再想反
悔，在心理上已不易过关。如今“抢生源”的不只是清
北，争夺最激烈的阵地已转移到了“C9”和“华五”高
校，其他“双一流”高校也不甘示弱。放鞭炮、躲城管、背
话术……招生就是一年一度的囧事合集。

高校的位次，高校的脸

6月底，我们以院系为单位前往西部某省份，去了
四五十号人，实际上真正能招到的学生大概也就四五
十人。

中学有校园开放日，但还有很多大学“抢跑”：还没到
正日子，就有一些高校招生组在中学校门口支一个摊位，
借几张桌子，挂上横幅，上书“欢迎报考××大学”。

没过一会儿，城管来了，“这里不许摆摊，收走！收
走！”在城管眼中，招生“摆摊”跟小商小贩没啥两样，都是
扰乱城市秩序。大教授们还要跟城管“斗智斗勇”，有人收
横幅，有人搬桌子，将“阵地”暂时转移到后街，等城管走
了再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重新摆上，搞得很没尊严。

没尊严还要干，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最开始认为，这关乎大学排名。后来，我把各大

学排名都研究了一遍，发现根本没有“招生质量”这一
指标。玩命去抢顶级生源，归根到底是因为人的可塑性
是有限的，招到最优秀的学生，意味着他大概率也能成
为非常优秀的毕业生。

特别是在平行志愿年代，大学的位次波动越来越
小。如果去年大学招生的最末位次是全省 1000名，今
年招生失误扩大到全省 1400名，明年再想回到全省
1000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生源争夺战中，
大学只能进步不能后退。

出发前，学院给我们培训话术，每人还发了一个
“话术掌中宝”，便于随时应对。

假定学校往年在该省份的招生位次是 1000名左
右。前 200名的考生跑来“询价”，大家表面上会非常热
情地招待他，但心里却十分清楚，这类学生不是目标人
群，真正填报志愿时被“放鸽子”的概率比较大。

全省排名 700 的考生是我们往年没有录取过
的。学生来咨询，我们会先派一名教师跟他沟通，“同
学你的情况很特殊，我们要向副组长汇报，请他亲自
与你沟通”。

一两分钟后，副组长出现了，热情地和学生、家长
握手。“我手上有一定的权限可以给你，但你提出的条
件，我们还要向组长汇报，由他亲自跟你沟通。”他顺势
掏出了兜里的手机，马上帮考生联络。

组长匆匆赶来，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一听考生的
位次，当即表示可以优先让学生选专业。

这种层层权限上报，让考生的被尊重感拉满。
如果这名考生能被录取，在当年的招生统计指标

中，我们就可以加上这么一句话：“今年我们的招生实
现了 700名的突破”。

全省排名 1000到 1300的考生来了，我们不能给考
生作太多承诺，但又要表现得非常积极。“我们一定会给
你争取，你把强基计划、服从调剂填上，入校后还有多次
转专业的机会，只要进来就好办了。”话又不能说得太满，
谁知道考生是不是在偷偷录音。这部分考生不能轻易放
过。如果省排名 1000到 1300名的考生没有填报，学校的
位次一下子滑到了 1400名，那就是重大的招生事故。

我们最期待的是，省排名 800到 1000的考生报名
数越多越好。就像“钓鱼游戏”，三天三夜只允许钓 3条
鱼，最后按鱼的重量来判断胜负。如果第一天已经钓到
了 3条鱼，那么最佳策略是把最轻的鱼放走继续钓，直
到最理想的结果出现。

大学再努力，传递到中学的认知还要 5到 10年

志愿填报完了，学校鞭炮也放完了，但专业真的就
填到考生、家长的心里去了吗？

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司机大姐看我们来招生，主
动聊起孩子报考的话题。“我们特别想报华中师范大学
的免费师范生，不用花钱又有工作，但很遗憾没报好，
结果去了武汉大学。家里为此闹心了很久。”

我们一时语塞，竟不知道如何跟这位大姐解释两
所高校的差别，只是深深地感觉到，西部地区的“报考
观在 10年前，就业焦虑在当下”。

我曾看过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者派学生到西部
地区中学门口，把高考录取榜拍下来。研究者把学校按
顺序录入，足足录了 100多张大红榜。从中学的视角
看，哪些大学是优秀的大学？排在最前面的是清北，那
排在清北之后的究竟是哪些大学？

根据排出来的结果，研究者发现中学对高校的认
知基本上停留在 10年前。比如，他们会把东北某“双一

流”大学排得很靠前，但其实各项指标显示这所高校已
经在走下坡路。大学再努力，要影响中学的认知还要 5
到 10年。

影响这些认知的，有一个关键角色———班主任。不
少高中班主任从师范院校毕业后埋头中学教学，对外
界变化缺乏了解。他们的“推荐榜单”中，像南方科技大
学、上海科技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总是排在榜单的
后几页，甚至要拿放大镜才能找到。

在报考志愿中，不少人仿佛生活在“信息茧房”中。
跟司机大姐、班主任们说人工智能、航天科工、智

能制造，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
孩子或学生将来可是要当教师、医生的”。

鞭炮放完，反悔的人依然存在。有的学生已经开始
规划大学四年的生活，还跟随志愿者了解了入学流程，
但最后还是反悔了。“反悔文化”我还没有研究透，但高
考择校到底该听谁的意见，挺值得琢磨。

不久前，三名江西学生拒报清北的新闻引发热议，其
实这是考生不盲从班主任这一“人生权威”的案例。

不迷信班主任的权威，或许是理性填报志愿的第
一步。如今，考生家长的认知也不可小觑。有见识的家
长是行业趋势的晴雨表。

四五年前，我在东部地区招生，吃饭时大家都在讨
论某高校的土木工程王牌专业的招生位次一下子降了
几百名，那时候房地产热门、恒大也没爆雷，大家都很
诧异。就连该高校也认为是招生时疏忽了，投入的“兵
力”不够，明年卷土重来。可自从那年后，该高校的分数
就再也没有上来，土木工程专业的颓势提前在志愿填
报中显现。

此外，这几年考生不扎堆王牌专业了，部分家长
担心过卷的学业竞争会给孩子带来心理问题，反而
更趋向于现实就业或尊重学生兴趣的选择。这也是
一个好现象。
（讲述者系华北某高校招生

组老师，本报记者温才妃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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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观在 10年前，就业 在当下

在高校招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招生组既是高校形象的“代言人”，也是考生专业选择的“引路人”。
《中国科学报》今日刊发的这三篇一线招生组教师的自述，记录了他们身处其间的真实经历：有高校间的位次
竞争，也有与中介机构的角力，更有与考生和家长的深度沟通，以及对教育理念的坚守与反思。我们希望通过
这些讲述，还原复杂而鲜活的招生现场，为公众提供一个更立体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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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想把我家孩子‘骗’到
你们学校。”随着家长的嗓门逐渐提
高，我的话全被堵了回去。“上个
‘985’又怎么样，我亲戚家孩子还不
是找不到工作，去个小超市卖货，有
什么出息。”

我一时语塞，四下张望，终于找
到了这场“争锋”的焦点———一旁
沉默的男孩。

他几次张了张嘴，却始终没能
插上话。在众人打量的目光里，他的
头越垂越低。我才发现他指节泛白，
紧紧攥着今年的高考一分一段
表———他考了个好成绩，全省 130
多名。

这个分数排名完全可以去一所
“985”院校。我们高校每年在该省的
招生位次通常是全省前 600名。
“我们准备报个公费师范生，毕

业就能有‘铁饭碗’。”家长话音未
落，就把男孩一把拽到身后。我看不
清他的表情，但清楚记得，十几分钟
前，他悄悄把我拉近，小声说：“我想
学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灼灼烈日，晃得人睁不开眼，我
在心里叹了口气，正准备继续开口，
对方却并不“恋战”，眼看“赢”了这
场半个多小时的拉锯战，转头就走。

我不忍心，快步上前，把招生手
册递给他们，让对方有想法随时给
我打电话。家长随手接过、扔进袋子
里———里面还塞着各个高校花花绿
绿的招生简章，而被小心拿在手里
的，是一张志愿填报中介机构的宣
传单。
“全程委托、一对一服务”“高考

志愿＋职业规划双护航”……我早
就听说过当地中介机构的兴盛，很
多时候，家长对它们的信任甚至远
超高校招生老师。

从 2021年起，每年 6月，我们
招生组都会从大学所在地出发，途
经一望无际的平原、绵延起伏的山
脉、千沟万壑的高原，来到这座西北
小城。这里没有潮湿、黏腻的空气，
碧空、凉风、艳阳，以及当地孩子们
亮晶晶的眼睛，共同构成了我对这
里的最初印象。

5年前，高考出分前夜，我们风
尘仆仆地赶到当地重点中学旁的酒
店。初来乍到的期待与忐忑还未消
散，前台工作人员就给了我们“当头
一棒”。
“你们是技校的老师吗？”
我告诉他，我们是来自××大

学的招生老师。
对方摇了摇头，掏出手机搜了

搜，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你们
‘985’大学也要招生吗？那不得是大
家上赶着报名？”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一问一答
间，我的兴奋被冲散了大半，隐忧浮
上心头：这座城市似乎对高校和招
生工作并不熟悉。

现实印证了我的猜想。
出分当天，我们早早前往重

点中学“摆摊”，却发现校门口早
就站满了人，手里还拿着厚厚一
沓宣传单。

他们是谁？我竖起耳朵听着其
他老师的小声议论，原来这都是高
考志愿填报中介。据说这类中介收
费高昂，但能一对一辅导，保证录取
个好大学，深得不少家长追捧。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在心
里暗自思索，不知道这些人的专业
水平如何，毕竟我们这些招生老师
可都是“培训上岗”，只有在测试中
达到 90分，才能做招生工作。

进学校前，我忍不住回头，只见
已有不少家长围了上去，拿着宣传
单，聚精会神听着对方讲解。

5年里，这一幕在我面前反复
上演。在招生现场，我总能看到这些
宣传单。而看不见的角落里，一场招
生组、高校、中介机构的暗战正酣，
我们在明，他们在暗，反复拉扯。

今年，新的变数出现———当地
开始实行新高考改革，取消文理分
科，填报志愿的规则也发生了变化。

对我来说，这也是个新的挑战。
专业级差、单科限制、体检要

求……不仅做的功课越来越多，
和家长要介绍、解释的东西也更加
复杂：什么是滑档、什么是退档，
哪类学生建议走国家专项，怎样
填报这 45个志愿更加稳妥。

说实话，作为不同高校的招生
老师，我们都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争
取更好的生源。

于是，三方阵营中也悄然出现
了分化。

我不止一次听说过，某些高校
为了抢生源，不惜给出了王牌专业、
百分百保研等口头承诺，不过这些
约定没有法律效力，只是一纸空文；
还有的学校彼此拉踩，当听到家长

表达了对某个高校、
专业的好感时，当即
爆料对方“黑历史”。

每次听闻这些
闹剧，我都哭笑不
得。“对手”还在虎视
眈眈，高校招生组之
间就有了裂痕。

而当招生工作
进入后期，互黑大战
也愈发白热化。我更
加担心，这会不会动
摇家长的信任。原本
多数家长就认为，招
生老师不过是“王婆
卖瓜”，只为了完成
KPI（关键绩效指
标）。我看着他们穿
梭于不同的高校摊
位，想多打听、多了
解，却意外目睹高校
间的拉踩。

这不是给了中
介可乘之机吗？我又
气又急。

但很快我就发
现，中介的日子也不
好过。网络的普及，
尤其是人工智能
（AI）技术的发展，给
他们也带来了新的
难题。

坐在摊位前，我
听到家长们开始频
繁地提及网红老师：
×××建议与其上
个“985”，不如选择
行业特色型“211”；
×××说了这类专
业早就不行了，现在
得“下注”×××专
业；甚至还断言，
×××类孩子就是
干×××的料。

太荒唐了，我暗
自吐槽，这些“专业
老师”摆本书、架个板子，就敢开直
播，在线指导志愿报考，还有的打着
免费、专家的旗号搅浑水，只为了收
割家长们的焦虑，从中捞一桶金。

今年，我发现有家长开始用
AI报志愿。他们输入成绩、省份、
志趣，就能收获一份定制化方案，
然后拿着建议去“定制”高校精准
沟通咨询。

能让家长们多一个信息渠道，
多了解一些招生信息，其实是个好
事情。不过，当有家长拿着“网红”或
AI的建议找到我时，我还是会多提
两嘴，别盲目相信别人的建议，真正
靠谱的只有自己。当然，我也会大力
“推销”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这里
汇集了更多权威、透明的招生信息，
只不过被淹没在营销的声浪下，鲜
为人知。

参加招生工作的 5年里，我经
历过好言相劝、不为所动的无力，体
会过被质疑、不被信任的无奈，也有
过和中介机构的暗中较劲。但最深
的感受依旧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绝大多数时候，我清晰地感受
到家长越来越焦虑的情绪。每天来
咨询的家长问我最多的几个问题，
无外乎就业率、保研率、转专业难
度。在变动的大环境中，他们急切地
为孩子寻找确定的、光明的未来。

我能理解这份焦虑。毕竟在绝
大多数人心中，高考是他们能帮孩
子“逆天改命”的最后机会。

而能给他们安全感的所有数
字，最终都指向就业。

因此，“入学即上岸”的公费师
范生始终吃香，能进“国家电网”的
电气工程专业和“挣大钱”的计算机
专业依旧坚挺，近年来爆火的 AI带
动了 AI、精密仪器专业的走红，而
偏应用类的工科专业也成了家长眼
中的香饽饽。

但风光的背面，是更多专业的
没落：生化环材沦为“四大天坑”，基
础学科更是成了明日黄花。

我也常常感到困惑，到底什么
才是“好专业”？作为一所老牌
“985”院校，我们的化学、物理等基
础学科实力雄厚，但尽管我们尽力
宣传，却依旧无法成为家长心中的
最佳选择。

西北的夏天并不炎热，但结束
一天的招生宣传，我依旧沁出薄汗、
口干舌燥。

收拾好东西往外走时，我一边
接听家长电话，一边感觉手里被塞
了张纸———又是一张中介机构的宣
传单。

我笑不出来，抬头远望，依旧碧
空如洗。今年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
我最终没等到那名想报考航空航天
专业考生的电话。
（讲述者系天津某高校招生老

师，本报见习记者赵宇彤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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